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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青山铁铸成（国画） 巫绍平

♣ 贺敬涛

带着春天上路

灯下漫笔

♣ 曹春雷

桃花朵朵开
相约一朵桃花，相约去触摸春天

绸子般的脸儿，携手爱的征程。
不到桃花坡，就不会知道春天真

正的模样，就会辜负春光。
桃花，注定是野性的。河渠、路

边、房前屋后，一朵一朵肆意绽开。
桃花，注定有一场艳遇。那个面若桃

花的女子在桃红色的春风里窜来窜去，
寻找着什么。很容易想到娇艳绰约或是
激情四射，很容易感伤时光美丽又短促。

在桃花渡，和一朵桃花私奔。朵
朵花香，在桃红色的空气里左冲右
突，登上早已停靠的渡口。

桃园里，满坡的脚印覆盖了桃
花的梦想。覆盖不住的是人的思
绪，正在蝶飞蜂逐。

只须一朵，别在胸前纽扣上，
就把春天摆布在了胸前。吃一朵桃
色的春光，心能装下整个季节。

一朵花。一朵脚印。一朵风语。
一朵桃花，兀自开在了我的脊

背。前世的缘分只须一朵花开。
桃子成熟的日子是一种等待，

一朵桃花的等待。等待是一只蝴
蝶，飞翔在心空。

不需要太多占有，不需要过于
贪婪，不需要痴心癫狂拥有一朵桃
花的淡定，青春就已经完美。

当你被一朵桃花带走，我的心
已经疼痛成另一朵桃花。

那是我心中的桃花源。
一只鸟在桃枝上装模作样的画

画，一朵白云在画中飞翔成一只鸟。
是一朵花儿淹没了一朵一朵的心

灵。其实，那朵桃花，绽开了就堕落
了，堕落成春天最早的一片落叶。

桃花江，列队的桃花马不停蹄地
偷渡。

在诗意的桃花石上煮酒，可烈酒
不会走桃花运。此时，不想唱“在那桃
花盛开的地方”，要唱就唱《雨花石》。

“深深地埋在泥土里”。不必高亢激
昂，不要撕心裂肺，不须缠绵忧伤。

静静地来了，又静静地去了。如
桃花儿悄悄地开了又悄悄地落了。

花瓣散落了，春天还在。歌声
涂抹胸襟，眼神擦亮天际。

此刻的桃园才有一种别致的内

涵，桃花才能泛滥每一位游人的心境。
一排忘情的春风挡住了桃树林的

去路，花色诱惑诗情无端流泻。
一支山歌悬挂在桃树上，把桃

枝编织的梦想压得低矮曲折。
绿色一鼓作气鼓隆起一座山峰

——那是平原一声旷远的吆喝。
诗歌羞红了无语的红枫林，羞红

了的鸟歌们都躲进了身后那座山的
背洼处。

桃花撞开柴门
因香艳暧昧了枯朽，柴门四围，

活力不动声色地冲撞。古朴又错落
有致，石栅墙堆砌老屋的守望。

远山青黛，近坡翠绿。桃花委
身于墙，温情漫过青苍苍的山。

季 节 ， 以 桃 花 的 姿 势 亮 翅 高
飞。桃符，一种美好的欲望，缤纷
一个古村落。荒芜过的往事又悄悄

发芽，桃枝编织的花香，叮咚流淌。
那枝桃花倾情于旧宅，一根根

爬藤似的逾越石墙，火红的邀约温
软门后惊喜。

随风而行，花香叩击柴门，到
访者早已心有所属。石墙围不住桃
红的念想。

紧闭的门楣上红日高悬，那是
祖辈赤裸的希望，那是桃花潮水般
荡漾的心律！

径直推门而进，或早已紧闭门
扉——

此刻，心无旁骛，甚或义无反
顾。屋后山脚下，一颗春心清亮一
涧溪水。

穿过竹林，跃过鸟声，那个艳
丽如桃的妹子哼着情歌，她知道，
身后的脚步近了。

四处都是饥荒的眼睛，春色及
时赶到，喂养季节的骨骼。

桃花坡，激情潜伏，抑制。一
阵蜜蜂的嗡嗡声香艳着天空。

那坡上有我恒久厮守的父母，
他们的灵魂桃花一样隆起山峰。携
裹花香，我将努力攀登！

桃花，喜欢念旧。谁能听懂桃
花和门楣吟唱的歌谣？

仅仅一幅图画，以思念注释春
光，以亲情固守家园，以记忆屏住
呼吸。

桃花二章
♣ 张绍金

散文诗页

每去康百万庄园，看到门额总要
品味一会儿，庄园的门额字体秀美又
不失庄重，不由心生暖意，继而思念
起题字的罗哲文先生。

罗哲文先生是我国古建筑学泰
斗，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
长、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1940年考
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
家梁思成、刘敦桢等，为我国古建筑
保护倾尽了毕生之力。

康百万庄园如今每天游客如织。
可上世纪 80年代，庄园门可罗雀，几
近关门。那时我任职文化局，主管文
物。如何吸引游客、增加门票收入是
当务之急。连讲解员工资都很难发放
了，怎不心急如火？

和文管所刘所长一道定了改造
线路图，从突出民俗展出，再转为古
代商人史迹展。一天，刘所长找我，又
商量康百万庄园怎么振兴。

我俩是当兵的老战友，说话很投
机。刘所长突然问：“你跟罗哲文老先
生不很熟吗？”他葫芦里卖的啥药？我
不甚明白，说：“国家文物局才给咱批
了 20万元，先修补要坏的大房。罗先
生虽是大专家，可求他再要维修费，
会有一定困难！”刘所长说：“不是要

钱，想让他给庄园写个匾额。”我心里
一下子亮堂了，名人的匾牌题字，也
是一种得力的宣传。

不过片刻，我的心又有点凉了。
罗先生几次来巩义考察，庄园古

建筑、北宋皇陵，他都看得十分细致，
还拍了许多照片。他看我懂得业务，
又很尊重他，两人之间就有了信任，
后来我因公去北京办事，也没少找他
帮忙，但从没探讨过他的书法功底。
他愿不愿题字？老一代大家们，说话
办事细致谨慎，罗老又不喜张扬。再
说，全国他要做的事很稠，忙啊！

我又想起个罗老的故事。二战
时，著名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从保护
文物的角度，给美国大使馆写信，建
议别对奈良、京都实施打击。当时，梁
先生事务缠身，委托罗哲文把信送达
美国使馆。一次，罗老到日本考察古
建筑，据说日本人为了报恩，专门用
轿子抬他，民众夹道欢迎。奈良、京
都，日本的文化之根，唐朝时学习古
长安建筑的写照啊！

人家那么有名的专家，我们这个
忙他肯应允相帮吗？

看出了我心里的忐忑，刘所长说：
“哥，咱心里虽然发怵，还是试试吧！要

是弄成了，康百万这个点就名副其实
了。”我说：“中，反正罗老也说过，硬山
式建筑，康百万庄园最有代表性。”

我想，罗老角色稠，古建、皇陵、长
城、京杭大运河，什么研究都挂着头。
到北京去找他，也不一定能碰上，干脆
就打他的电话。而晚上九点左右打，最
是合适点儿，我准备多碰几次运气。谁
知，第二次就跟罗老联系上了。

他和蔼地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
想请他给康百万庄园题个匾。他爽快
答应了，说：“分内事儿，没问题，听我
电话啊！”

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电话，罗
老告诉我，字已写好，如果没法取，就
挂号邮寄过来。恰巧我要到北京申请
一项文保费用，就和他约定去取。

那天，在国家文物局办完事，我
给罗老打电话，他告诉我说，很不巧，
他正陪几个法国专家在外边考察，这
次不能见我了，他让我直接去他家
里，保姆会把写好的字给我。

罗老的家简直是书的世界，连过
道都是半人高的书墙。保姆热情地带
领我，从书墙留下的空隙穿过，进到
他的书房。

写字台上，保姆取出了题字，我

大吃一惊，罗老的毛笔字竟那么秀丽
大气，还盖好了印章。突然，我发现废
纸筐里，还有好几张条幅，都写着“康
百万庄园”几个大字，我恍然明白那
是被罗老淘汰下来的。为罗老的认真
细致，我内心颤颤地感动。

我轻声询问保姆：“该给罗老多
少润笔费？”刘所长说过，该给罗老的
报酬一定要给。保姆笑着说：“那可不
行，罗老师交代过，如果你要留钱，就
不让把字给你，说写这是应该的，他
给人题字从不收费，尤其是重要的古
建筑，他说这是责任。”

回到巩义，我学了罗老那番话，
文管所几个老同志都“啧啧”赞叹，纷
纷说，真是大家风范呢。

后来我才知道，罗老是名副其实
的书法家，行家们评价他的书法集儒
家的“中正平和”、佛家的“空灵清
新”、道家的“质朴自然”于一身，充分
展现出渊博学识和深厚涵养的潇洒
气质。

很快，康百万庄园匾额制好了，
挂到了康百万主宅院大门上。我带几
个行家参观，大家评价说，那字咋看
咋得劲儿。我专门拍下照片寄给了罗
老，他反而打电话给我，连声说谢谢。

♣ 古 野

品人忆事

珍贵的题字

作家张玮的小说《艾约堡秘史》塑
造了一位巨富形象，这在当代的文学作
品中并不多见。而且淳于宝册这个形
象非常鲜活、复杂，跟人们想象中的被符
号化和扁平化的富豪形象迥然不同——
他的灵魂并没有被物质和金钱腐蚀而堕
落，反而保持着珍贵的纯洁和善良，而且
一直保持着对藏书、阅读的嗜爱和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他一手缔造了狸金集团这
个庞大的实业帝国——这是一个在改革
开放时期迅速崛起的私企集团，集团的实
业规模庞大，涉及采矿、房地产、化工、远
洋航运等，但从一无所有的流浪儿到家财
万贯的富豪淳于宝册并没有沉浸在事业

的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精神痛苦之
中，这也驱使着年过五旬的他仍执着不休
地探寻情感的奥秘与自我救赎之道。

《艾约堡秘史》让我们窥见了一个
身居财富之巅的巨富的个人生活和情
感历程，以及这一独特群体的精神世界
深处鲜为人知的人性、欲望的挣扎与撕
裂。在小说中，“艾约堡”既是一个实
体，也是一种象征。小说开头以蛹儿的
视角呈现了这座神秘、奇异的私人居
所，它宛如迷宫，庞大、复杂而豪华，彰
显了巨富淳于宝册奢华富贵的私人生
活，是他个人的财富和身后那个庞大的
实业帝国的象征。

《艾约堡秘史》
一个传奇缔造者的隐秘情感史

♣ 罗佐欧

新书架

春光好春光好（（摄影摄影）） 苗苗 青青

出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其实，回家的时间才那么几天。
一脚踏进暖暖的家，吃着娘做的

热饭热菜，嗨的一声喝尽爹倒在黑瓷
碗的烈酒，躺在热热的炕上，第一次
睡得那么踏实，一年来唯一的安稳
觉。

扑棱棱从各地飞回的打工“候
鸟”们，回家时间和他也只是前后脚，
全身花花绿绿，手里捏着大大小小的
手机，不停地大声地通着话，似乎是
世界上最忙的人，一边打，一边夸张
地踢着若有若无的亮亮皮鞋，其实刚
下了场小雪，哪有什么土。

早晨金灿灿的阳光斜斜照在红
红的门楣上，斜刺里飞过来几个“候
鸟”扑打着木门，夹杂着汕头、温州的
方言普通话，直愣愣地冲进耳鼓。

大声地寒暄、说笑，甚至是拥抱，
热情融化了屋檐上的冰凌，嘀嗒着晶
莹的水珠。刚坐定，各地信息像冒着
泡的啤酒，被急急地端上了桌，五光
十色，充满诱惑。

都说三、六、九往外走，可正月初
二，那个留着染色黄毛、小衣小裤每
年都带回个妖艳丫头的四皮，搂着细
腰彩发女孩给村子留下匆匆一瞥就
走了，说南方老板催着去报到哩。

“啥时走？”是村里的“候鸟”们的
见面语，并掐起手指，皱起眉头，若有
所思地做苦思状。

爹知道他要走了，就很少外出，
长长的大烟袋从早晨一直闪到晚上，
烟雾中的爹早被岁月雕刻成了经年
的木版画，娘则变着法子给他做吃
的，儿子拿着新买的玩具满村子炫。

走上村子街道，各式各样的小楼
房像雨后的蘑菇一夜之间嗖嗖冒出
来，直直杵在古老的村庄上。他突然
没了兴致，感觉心在颤，一个沉甸甸
的愿望在心头伏下又升起。妻看出
来了，浅浅地笑着劝他不要跟人家
比。他愈发地话少了。

只几天，候鸟们都不见了踪影，
或大巴或火车飞到了远方各个城市
的角角落落。

中午的时候，那个大长脸老板电
话打过来了，老板像个藏在手机里的
小人尖着嗓子咿咿呀呀在说话，客客
气气让他尽快回去。

“明个，俺走吧？”饭桌上，他声音
很轻。爹不说话，娘使劲地给他夹
菜。晚上，娘房间的灯一直亮，灯光
点燃了东方的启明星，娘在给他赶一
双棉鞋。

山路像条长长的带子从脚下飘
向远方，像每次他出门一样，娘站在
门口，拄着拐杖，白发飘逸，不舍地望
着他，娘老了。

家里的黑狗抖擞着身子威风地
走在最前面，背着手、叼着长烟袋的
爹跟在黑狗的后面，像只苍老的山鹰
走在沧桑的时光小路上，妻默默提着
东西，儿子嘟哝着跟在后面，一脸的
不高兴。

客车像个负重的老汉吭吭哧哧
地终于从山坡那头爬来了，慢腾腾，
还不时咳嗽几声，车上挤满了外出打
工的人。

他使劲往后瞅。
“爸，迎春花！”儿子欢叫着像个

山雀蹦跳着跑过来，车门开了，售票
员在催着上车。

儿子气喘吁吁撵了上来：“爸，带
着迎春花。”

他轻轻接过来，黄黄的花蕊，静
静地绽放，淡淡的香气传递着春消
息。

隔着窗户摸了摸儿子的小脸，小
心地把迎春花放到贴身衣兜里，他要
带着春天上路，还要把它放到工地睡
铺的枕头下，他知道，今后漂泊的日
子啊，都会浸透春的花香。

阅读故乡

韭是春韭，雨呢，当然是春雨。当春韭
遇到一场春雨时，是在夜晚。村庄静谧，除
了巷子深处的狗有事没事地叫上一声——
如一枚石子投在湖里，涟漪平息后，湖水更
加平整如镜——再有，就是雨声了。

雨声，裹着夜色，如千万只蚕，卧在大片
的桑林里，安逸地啃食桑叶。沙沙沙，啃得
屋内的人心里痒痒的，于是他离开那盏昏黄
的灯，走出来，站在院子里，把自己融在夜
色，融在雨中。

窗户里射出的光，一道一道，把淅淅沥
沥的雨，硬是扯成了一条条断断续续的金
线，织成一面珠帘，斜斜地垂在空中。

他仰起脸，淋面不湿。雨从遥远的天空
来，是使者，是过客，也是归人，是天与地之间
最安宁的对话。雨，也是春天对他轻声的问
候。每一滴雨，都是对他最温柔的提醒：春天
了，这是春天了。

是的，这是春天了。篱笆跟前的韭菜最知
道这一点。它们早就期待着这一天了。冬天
时，它们收缩了身子，如蛇和青蛙一样，将自
己委在泥土下，等待第一缕春风的召唤。当
春天刚从遥远的地方启程时，它们就迫不及
待地拱开泥土，将一丝嫩弱的绿呈现给大地。

春雨是给它们的洗礼。在这个夜晚，它
们努力生长，延伸出一大截来。如果这时主
人提了灯来看，一定会“呀”地一声，一畦青
绿，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无疑，这是春天
借助韭菜，给他的一个惊喜。

春韭，是让人敬佩的。生长，是它的使
命。被收割，是它的宿命。一茬茬被收割，
然后一茬茬生长，茂盛如初，青嫩如初。从
不屈服，也从未止步。对一个饱受挫折后心
灰意冷的人，春韭也许会给他最好的启示。

春天，不生长沮丧，只生长希望。

夜雨剪春韭

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刘金鼎
的特意安排下，菜自然是选最好、
最精致的上。十二个菜，六热六
凉。凉的：一个是油炸花生米，一
个是卤猪蹄，一个是凉拌海带丝，
这三样是传统项目，李德林好这
一口儿，必上的。其他三道，生鱼
片是从日本空运的，酱猪颈肉是
泰国的，还有一道培根菠菜派是
法式的。热的：一道是“梅庄烧土
鸡”，一道是“梅庄仔鸭”（刘金鼎
专门介绍说，鸡鸭都是在植物园
里散养的，不打药、不喂人工饲
料，纯天然）；往下，一道是“三鞭
烧鹿肉”，一道是“西芹炒百合”，
一道是空运的“法式蜗牛”，还有
一道是“鲤鱼焙面”。因为李德林
留过洋，菜也算是中西合璧。最
后上的是烩面。

这天中午，出人意料的，李德
林兴致很高。还没等酒拿上来，
他 竟 然 出 动 要 求 说 ：“ 喝 两 杯
吧。”待存放三十年的精品五粮
液倒上的时候，他很主动地端起
酒来，说：“王主任，我得敬你一
杯。基地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不料，王小美虽然很大方地站起
来回敬他，却执意不喝酒，她端

的是饮料。而且声明说，自己酒
精过敏。李德林也不勉强，说：

“那好，你喝饮料。我喝。”说完，
一饮而尽。

这时，刘金鼎端起酒来，说：
“老师，我先喝三杯。尔后再敬你
三杯。喝完这三杯酒，我有三句
话要说。”刘金鼎喝完三杯酒，又
给老师敬了三杯。尔后说：“老
师，从今往后，梅庄就是你的基地
了。无论你啥时来，吃住都有王
主任负责接待。你也看了，咱梅
庄有温泉，有桑拿，也是准五星级
服务。这是第一句话。我要说的
第二句是，这些服务设施，都是咱
老家的商人投资建起来的，也叫

‘以商养农’，不以营利为目的。
但我看对外的这一部分，生意不
错，很可能赚钱。我的意思是，梅
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点请老
师放心。第三句，我是代王小美、
王主任说的。王主任知道你是全
国著名的小麦专家，是咱家乡的
骄傲，很想拜你为师，希望你能带
一带她。”

在省城附近，黄河边上，有了
这么一块“小麦实验基地”，况且
还没花国家的钱，再加上有王小

美在场，李德林自然高兴。他也
端起酒来，又连喝了三杯，说：

“好。金鼎，这个事办得好。”
刘金鼎又敦促说：“王主任，

你不是要拜师么？还不敬老师三
杯？心不诚啊。”

王小美站起身来，端起饮料，
大大方方地走到李德林跟前，并
没有像常人那样叫他“省长”，只
说：“老李，我敬您。”

刘金鼎赶忙说：“小美，这是
省长啊……你、你，酒都不端，这、
这不好吧？”

王小美说：“我说过，我酒精
过敏，确实不能喝。心里有。”

这时，李德林接过话头，用赞
许的口吻说：“心里有就行。我
喝。”

往下，王小美最打动李德林
的一句话是：“老李，酒还是不要
多喝，多喝伤身。不过，我看你眼
里有寒气，心里有瘀积，喝两杯发
散一下也好。”

李德林怔怔地望着她：“噢，
你怎么看出来的？”

王小美说：“感觉。”
为这两个字，李德林又喝了

两杯。说：“知我者，王主任也。”

往下，等烩面端上来的时候，
李德林酒喝得猛，已经有几分醉
意了。其实，他是心里窝着事，已
连续很多天都没睡好觉了。就此
头一晕，歪倒在饭桌上。嘴里还
不停地说：“没事，我没事，没喝几
杯。”

这时，刘金鼎和王小美赶忙
把他扶起来，往房间里送。谁也

没想到，当两人把他扶到房间门
口时，他突然腰一直，推开两人，
猛地喝道：“开门，我，李德林，来
自中国！开门！我，李德林……”
可他却一头扑倒在地上了。

等李德林从床上醒来的时
候，已是傍晚时分了。他睁开眼，
见窗帘已经拉上了，屋里半明半
暗开着一盏小灯。床头柜上，放
着一杯苏打水。还有，他的外衣
已经被人脱掉了，领带、衣裤等整
整齐齐地摆放在床边的一个西式
长榻上……隔着一扇玻璃，他看
见外间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
她就是王小美。于是，他隐隐约
约地记起，当他被扶到床上躺下
时，有人用热毛巾给他擦了脸、
手，脱去了鞋，解开了勒在脖子上
的领带……他吐了吗？他记不起
来了。他只知道，他现在干干净
净地在床上躺着。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满脸是泪。

等李德林穿好衣服，来到客
厅时，王小美一抬头，见李德林起
来了，就说：“您醒了？”

可李德林没有回话，他默默
地走到一个单人沙发前，坐下来，
两手捧着头，像个孩子似的，居然

呜呜地哭起来了。
王小美愣了片刻，说不清究

竟是什么点燃了她心中的柔情。
她站起身，默默地坐过来，偎坐在
那张单人沙发的椅靠上，抱住了
李德林的头……过了片刻，她柔
声说：“好些了么？”

这天晚上，当李德林离开“梅
庄”时，临上车前，忍不住回头再
一次望了望眼前的这座白楼，对
刘金鼎说：“不错。我要有王主任
这样的秘书，多好。”

刘金鼎赶忙说：“你把她调过
去就是了。”

李德林回了他两个字：“不
妥。”

五
其实，徐亚男也曾经动过离

婚的念头。
当两人分居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徐亚男心里已经有些活络
了。她想，这姓李的既然铁了心
不跟她过了，我热脸贴他个凉屁
股，这么熬下去也实在是没啥意
思。自己呢，也还年轻，只要能给
一百万，离就离吧。可分手前，她
得给家里人交代一声，商量个办
法，免得吃亏。于是，她就坐着

车、抱着孩子回梅陵去了。
然而，在回乡的路上，在踏上

大徐庄的第一步，徐亚男先就感
受到了做姑娘时的卑微。她的脚
刚一落地，就觉得自己小下去
了。她仿佛正一步步走回昔日的

“徐二彩”。她甚至看见了当年
“徐二彩”可怜巴巴的样子。她仍
然记得，那是一个没人肯搭理的

“柴火妞”。早些年，她袖着手在
村子里行走，是没人跟她打招呼
的 。 就 是 偶 尔 有 人 叫 她 一 声

“——彩呀”，也是恶声恶气的。
下了车，徐亚男怔怔地站在

村口上，是乡亲们唤回了她的神
思。阳光照在身上，就像是照出
了她身上的光环。那一身米黄色
的连衣裙引来了一串无比惊讶的

“哟哟哟，呀嗨！……”这是从乡
亲们嘴里发出来的。

徐亚男没想到，她这次回娘
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她
坐的车一进大徐庄，立时就有乡
亲围上来了。有叫“姐”的、有喊

“姑”的，还有称她“姑奶奶”的
……一个昔日的小姐妹，
用无比羡慕的口吻说：

“姐，你身上真香。”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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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放歌

♣ 郭 飞

风陵渡口，入秦川，马踏灞桥，朝长安。
昔始皇，击匈奴，并百越，冠代雄姿。
故汉武，越葱岭，临瀚海，无双武略。
叹贞观，降突厥，破高丽，直上凌烟。
今宵梦醒，灵石无字成碑，兵马万

骑化俑，六骏蹄声犹在耳，华清池畔忆
霓裳。

俱往矣，西市如昼，曲水流灯。
老树枝头闹，小女祈元亨。
一襟秦时月，两袖汉唐风。

长安行


